
娱乐 2019 年 1月 1日 / 星期二 /�娱乐编辑部主编
责编 邵梓恒 /�美编 陈健怡 /�校对 周勇 A6

作为“外来妹”的杰出代表，企业家王馨
和杨钰莹同场合唱了《我不想说》， 给观众
留下深刻印象。 从“吃不饱饭，几十人同住
集体宿舍”的玩具厂打工妹，王馨一路艰苦
创业，如今拥有了多家贸易公司、工厂，“仅
河南新野县的工厂去年就纳税5200万”。 王
馨表示，自己不过是千千万万打工妹中的一
个，力量渺小，能力也很有限，能够有今天，
多亏了改革开放和这个伟大的时代，希望自
己能够更加努力：“帮助更多人就业， 为国
家纳更多的税。 ”

而说起《春天的故事》的创作故事，曲作
者王佑贵感慨良多：“1992年， 蒋开儒来到
深圳， 看到了深圳的巨大变化， 有感而发，
提笔就写了一首词， 这就是《春天的故事》
的雏形。 ” 蒋开儒后来找到王佑贵为之谱
曲， 王佑贵却拒绝了：“我当时觉得内容写
得挺好，但它不像诗，也不像词，而且一句
有十几个字，很难谱曲，一开始我完全没有
感觉。 ”经不住蒋开儒的再三请求，王佑贵
最终决定试一试：“有一天早上， 他又来找
我，当时我还没起床，就盖着被子，躺在床
上，拿着这个词念，因为我是湖南人，所以
我就用湖南话念……哎， 一下感觉就来了，
然后就迅速地把它写出来了。 ”

之后，《春天的故事》参加了广东省青春
歌曲创作大赛，可是遇到了挫折，在深圳赛
区就落选了， 蒋王二人觉得这是一首好歌，
不能埋没了，就找到另一名词作家叶旭全请
求帮忙润色。 叶旭全表示：“他们一左一右
夹着我，我不改也不行，后来就在酒店的床
头柜上改完了。 ”最终，重新打磨之后的《春
天的故事》获得了广东青春歌曲创作大赛的
金奖，被广为传唱至今：“这首歌的成功，不
是我们作曲人、作词人的成功，而是时代的
成功。 ”

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让观众都感动不
已，来自广州云山合唱团的观众在看片会上
表示：“我们在白云山脚下唱了20多年，节目
里的歌曲，我们都会唱，大屏幕上一边放，我
们姐妹们就跟着一边唱，太有共鸣了。 ”

《流淌的歌声》首播获好评
首播当期，星光熠熠，不仅有

流行音乐创作大咖李海鹰作为音
乐总监坐镇，杨钰莹、程琳、麦子
杰等曾经红遍大江南北流行乐坛
翘楚，也纷纷到场献唱。

杨钰莹带来的曲目是电视剧
《外来妹》的主题曲《我不想说》，杨
钰莹现场感慨表示，站到《流淌的歌
声》的舞台上，就像回到了家：“我当
年也是个地地道道的外来妹，（上世
纪）90 年代初我来广州， 那时候通
往白云机场的路还很窄。 ”

歌手程琳演唱的《小螺号》、
《妈妈的吻》等金曲，承载着许多

人的童年回忆。节目现场，程琳身
着红色战袍， 带来了一曲火辣辣
的《信天游》。 这首歌取自程琳在
1987 年发行的专辑， 和崔健的
《一无所有》一南一北，相互应和，
引爆了全国的西北风、摇滚风。

作为最早与香港宝丽金唱片
公司签约的内地男歌手， 麦子杰带
来一首观众耳熟能详的《晚秋》，并
在现场表演了自己的老本行———美
声，还即兴演唱了一首《在雨中》，熟
悉的旋律让程琳、杨钰莹、李海鹰和
现场观众一起上演大合唱。

除了明星嘉宾， 来自广州的

小海燕合唱团， 用甜美的童声唱
响了《春天的故事》，给观众带来
惊喜。 不少观众刷弹幕表示：“太
好听了，耳目一新。”“小海燕这个
版本好甜啊！ ”

节目总导演黄敏丽表示，小
海燕是一支历史悠久的童声合唱
团，成立于 1978 年，可以说是伴
随着改革开放慢慢成长起来的。
在过去的 40 年里，小海燕获得了
很多的奖项，曾多次出访美国、英
国、德国、马来西亚等国，把歌声
带到世界各地，“这本身就是改革
开放的一个见证”。

2018 年 12 月 29 日
晚，大型原创时代记忆音
乐节目《流淌的歌声》正
式开播啦！ 这档广东卫视
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打造的重点节目，被视为

“2019年度最值得期待的
歌唱类综艺”、“演唱版
《朗读者》”， 早在开播之
前就备受关注。 首期播出

后，据央视索福瑞数据
显示，同时段省级卫
视排第六位，微博阅
读量达 6200万，节
目话题#流淌的歌声
#更引发观众踊跃
讨论达2.7万余条。

容内 幕后故事更感人宾嘉 星素搭配有看点

式形 文化解读见内涵

除了经典曲目演绎， 作为一
档致敬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节目，
节目组还邀请资深媒体人、 乐评
人伍洲彤和文化学者郭冰茹、音
乐主持人秦海菲作为嘉宾， 深入
分析一首首流行金曲的创作背景
和文化内涵。

作为地地道道的广州仔，麦
子杰对广东音乐茶座的盛景记
忆犹新。 他表示音乐茶座最早起
源于广州，一大批有实力 、唱得
好的歌手都在各种音乐茶座里
登台：“先通过翻唱各种歌曲，获
得观众认可后， 再寻找发片机
会。 ”

杨钰莹也表示印象深刻：“当
时新光花园的音乐茶座真的好红
啊，一票难求，我很想登台演唱，
可惜我当时还不够资格。”为了呈
现音乐茶座的风貌， 节目组从最
早举办音乐茶座的东方宾馆借了
整一套原版桌椅作为现场道具，

让观众直呼用心。
伍洲彤总结， 音乐茶座的意

义非凡， 在后期逐渐发展成剧场
式演出、“移动式” 演出，“刺激了
原创流行音乐在广东的崛起”。

上世纪 80 年代广东歌手唱
的大多是香港歌， 节目中麦子杰
演唱的《晚秋》却是内地音乐人原
创，后被香港歌手吸纳。伍洲彤表
示：“这首歌印证了广东乐坛反哺
香港乐坛的现象……事实上，刘
德华、张学友、谭咏麟、叶倩文等
大批港台巨星都演唱过广东创作
人的歌曲。 ”

节目组还揭秘，《信天游》这
首西北风金曲的创作人刘志文和
解承强，都是地地道道的广东人。
台上， 一口广式普通话的刘志文
回忆起创作情景：“国外不少流行
音乐都是从民谣、 民歌发展而来
的， 我和解承强都向往中国广博
的民族音乐， 商议应从中国民歌

海洋里寻找创作元素， 希望能将
中国的民间音乐和流行歌曲融合
在一起，于是解承强先出谱，我在
办公室填词， 一边录一边改词
……”

郭冰茹解读道：“西北风是最
为鲜明、最为强烈、最能代表广大
劳动人民情感和心声的文化符号
之一。它如同一个容器，让这个民
族的感受力和创造力、 开阔的胸
怀和原始野性的性格， 得以混合
在一起， 以最恰当的方式散发出
沁人心脾的味道。 ”

节目播出后， 不少观众在节
目官微留言表示，原来《流淌的歌
声》 不是简单地听听歌就完了，
“背后还有这么多精彩的故事，长
见识了”。 娱评人泥南也评价 ：
“这才是好的综艺节目，有深度有
内涵，不仅让观众知其然，还把来
龙去脉捋顺 ， 让观众知其所以
然。 ”

好
不但有好歌
还有 故事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杨杨钰钰莹莹

程程琳琳

麦麦子子杰杰
王馨（左）和杨钰莹合唱《我不想说》

蒋大为

《春天的故事》词作者叶旭全、曲作者王佑贵

小海燕合唱团唱起《春天的故事》

1995 年春节期间，我第一次离
开家乡，由于外出打工的人太多，无
论是汽车站还是火车站， 到处是排
着长龙买票的人流，别说是卧铺票，
就是要买一张硬座票也难上加难。
天寒地冻的， 父亲看到我们顶着风
雨，却仍两手空空，心里非常难受。
一向不喜欢求人的他， 只好到处找
朋友帮忙。 父亲的九牛二虎之力没
有白费，三天后，朋友告诉父亲，票
是买到了，不过是两天后的站票。

那天的火车是晚上七点多钟
的，我们提前吃过晚饭，父亲帮我拎
着行李， 提前一个多小时就在火车
站等候。 此时的火车站，到处是大包
小包外出的行人和送行的人。 不巧
的是，火车又晚点了。 九点多钟，当
我们期待已久的火车到站时， 月台

上密密麻麻的人群像热锅上的蚂
蚁，纷纷向火车涌去。 由于家乡的车
站是中途的小站， 加上火车上人满
为患，很多车厢已经严重超载，虽然
火车到站了，却轻易不开门。 有些眼
疾手快的人一看到有车门打开，就
顾不上一切往上冲。有人见有的车厢
敞开着窗户，更是无所顾忌想从窗口
挤进去。车内见有人爬窗，坚决抵制，
想要把车窗关闭。 上不了车的人急
了，拼命推打窗户，人流潮水般涌入。

我就是被父亲从车窗外强塞进
火车车厢的。 每节车厢上的定员是
108 人， 可我们坐的那节车厢少说
也有两三百人， 车内有空间的地方
都是或站着或坐着或蹲着的人。 过
道里也挤得满满当当，水泄不通，两
节车厢连接处、盥洗台、厕所里也坐

满了人，座位底下也是躺着的人。 行
李架上的行李塞得满满的，像随时要
掉下来。 就这样， 我们站了十多个小
时，又困又累，渴得嘴唇上全是裂口，
也不敢找水喝，更没地方上厕所，好不
容易熬到广州， 两只脚都站肿了，麻
了，下车时连步子都迈不开。

自那以后，我害怕了春运。 原本
想年年春节都回家过， 但每次想起
买票的难和坐车的苦， 不得不改为
暑假才回家探亲。 如今，随着高速公
路和高速铁路的发展， 坐车的环境
比以前好了很多， 一票难求的窘境
也大有改善。

又到一年春运时， 又是游子们
乡愁最浓烈的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
小的火车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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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地区相较于北方而
言，四季并不分明，从春天到
冬天， 就一直撑着绿色的擎
盖，绿意盎然，生机勃发，像一
位不老的仙人，而北方一年之
内有着极为明显的“新陈代
谢”。 所以， 有人认为岭南无
秋。 其实不然。 北方的秋是

“片”式的，岭南的秋更宜于以
“点”观之。

南方的“秋”是羞涩的，是
隐晦的，它躲藏在傍晚绵绵密
密的雨中和清清冷冷的风里。
一场雨， 一阵风便把秋带来
了。 冷冷的空气，像是要穿透
人的身体。 怕冷的孩子已添上
了风衣外套，耐寒的人则在享
受来之不易的凉爽。

“秋”会停留多久？ 也不
长，就几天，在你正享受着秋
意之时， 在你大量购进物资准
备入冬之时，秋就翛然而去，夏
的热与闷紧接而来。 如此不断
交替，不断交替，以至于让人怀
疑春夏秋冬的顺序是否有误。

南方的“秋”藏匿在绿树
深处。 远看是绿树成荫，近看
方知别有洞天。 蓊蓊郁郁的绿
叶下是稀稀疏疏的黄叶，这是
垂垂老矣的叶，这也是不愿离
开的蝶。风一拂，叶子们都往一
处掉，发出悲凉的响声，像是哀
叹消逝的岁月， 像是哀悼落下
的黄叶。 没有人可以抓住流逝
的岁月， 我们却能够轻而易举
地握住落叶。站在树底下，不为
沉思， 也不是期待有牛顿一样
的奇遇，只是等待一片落叶。哪
一片落叶愿与我相逢？

风一扬起， 答案便明朗。
片片干瘪的榕树叶从树上坠
落，晃眼的黄色让它们显得像
动画片里坠落的星星。 它们在
半空中摆动着身子，像淑女一
般曼妙，像羽毛一样轻盈。 落
到地上就铺成了一张镶着碎
金的毯子，让人不忍践踏。 这
样看来， 秋倒不显得凄凉和萧
索了。树叶们共同成长，也一起
老去，一起落下，相伴相随完成
最后的使命———化作春泥更护
花，它们并不凄怅也不孤独。真
正孤独的也许是我握住的一枚
叶子，它是否在无声地哭泣？于
心不忍， 只能放开手中投缘却
不属于我的叶子。 叶子缓缓飘
落，归于黄土，也归于本真。

岭南的秋还是在绿叶里
探头张望的花朵， 譬如凌霄
花，譬如紫荆花。 与冬春交集
之时的盛况相比，秋天的花开
的不算多，只是稀稀拉拉的几
处，然而聊胜于无。 与其说是
孤高清冷， 我更愿意把它们看
作是迫不及待想要成长为拥有
玲珑身段的妙人， 热烈地拥抱
所谓“悲凉”的秋风。 唉，自古
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岭南的秋短暂又不知何
时而来，看似零零散散实则自
成体系，留心观察，方可发现
岭南秋天蕴藏的奥妙与深意。

除了近处的苟且和远方
的苟且，生活，就是生活。

去采访保洁大妈和大爷
之前，我和明妍其实苦心孤诣
地准备了不少问题，试图轻松
拉近关系，直接又不失唐突同
时直击人的灵魂深处……当
然这一切在真正开始采访后
都被证实是不可能的。 我们先
问了大爷大妈夫妻俩的名字，
年龄、家乡、然后是工作内容，
不工作时喜欢干什么……随
着提问的继续，我的内心滋长
出一种奇怪的情绪， 有点失
望，又有点不安，这两种感觉
的交织是如此复杂强烈，以至
于神经已经发出警告，话却先
一步从嘴边溜了出来：“你们
干保洁工作时，开心吗？ ”

正聊得尽兴的大妈一怔，
笑容仍挂在黝黑的脸上，小眼
睛带着几分难为情望着我。 我
赶紧补充道：“是不是想到自
己工作赚钱可以寄给儿女，就
会很开心？ ”他们点点头。

为什么 ？ 问句就含在嘴
边，被我咽了下去。 到底是想
问他们，为什么一大把年纪了
还要出来给儿女赚钱？ 还是问
自己，你到底想听到什么？

运动会时和雪雯一起探
讨过采访的话题。 他们组采访
的是保安，她有些苦恼地向我
抱怨，我开玩笑似地说：“你想
听到什么呢？ 是这个保安双眼
发光，满脸自豪地说：‘我从小
的理想，就是成为一个顶天立
地的保安’； 还是听他眉飞色
舞，慷慨陈词地说：‘我在任时
最难忘的经历，是我曾经为救
一名女士勇斗恶犬…… ’；又
或者是当你问起工作的意义，
他会很有思想地告诉你：‘再
枯燥的工作，也能发现生活的
乐趣。 别看值班室小，那是我
自己的天地。 ’”

“不可能吧，”她也笑，“谁
会这样回答呢？ ”

是啊，不对。 我们都知道
不对。 为了写作文，应该那么
写。 应该努力去发掘平凡的伟
大， 去见证梦想对人的影响，
去对比他们的辛苦来告诫青

年学生要用心学习， 如此如
此，这般这般。 可是当那个问
题摔在地上，我在心里埋怨自
己：傻啊……却又清楚地意识
到，我的不安，来自于我其实
关心的并不是他们本身，而是
身为文科生想要听到生活之
外的东西。 而我的失望，则是
因为我又一次意识到，除了近
处的苟且和远方的苟且，生
活，就是生活。 生很容易，活很
容易，可生活却不容易。

生活之外真的没有东西
吗？ 作为一个自诩写作者的
人，我却无法轻易回答。 事实
证明我的努力失败了，我试图
从平凡当中寻找不朽的灵魂、
传奇的故事之流，结果平凡人
始终是平凡人。 我试图用一次
采访证明自己“关心民生疾
苦”， 然而之后每次再见到保
洁大妈还是只能尴尬地问好。
我应该说些什么呢？“您辛苦
了”？“工作还不错吧”？ 还是

“要不要读点《红楼梦》陶冶情
操”？

我始终是个高一文科生。
大好年华，踌躇满志，笔下呼
风唤雨，生活中十指不沾阳春
水。 我既不敢轻易批判那种我
未曾经历过的为生计隐忍的
日子，更不敢夸口自己能双手
磨皮起茧熬过苦痛，而诗意又
没有因柴米油盐而消磨。 我没
有能看破红尘、立于世外的高
人气魄，也无力让世界上每个
人都心怀梦想，胸有丘壑。

如果说这次采访唯一能
造成改变的， 可能就是我自
己，对平凡有了敬畏。 不敢轻
易落笔了。 我算什么人呀，也
能看透生活的本质， 点明平
凡的伟大？ 诸位也都醒醒吧，
别好像大笔一挥， 就能轻易
注解浮生三千的生活， 还显
得自己字迹风流潇洒落拓不
羁。 生活之外的东西，我还是
相信是有的。 只是告诫自己：
别总是自诩高明 。 去看，去
听，去了解、尊重和爱。 活着
自己的生活， 然后才能毫不
心虚地说， 扫厕所也是生活
的一部分。

大雁南飞
秋末 ， 故乡原野上的麦苗儿

长到了一个手指头高 ， 富足的底
肥， 充盈的地气， 漫灌式的浇水 ，
透亮的阳光 ， 令它的叶片绿中带
乌，挺括且茁壮。 这样的乌绿一直
延伸到毫无遮拦的天际线边 ，田野
便显得格外旷远和幽深，甚至寂静
得有些儿让人觉得异样。这当儿还
是难得的秋闲时节 ， 地里少了活
计 ，乡亲们大多 “窝 ”在家里面操
持着榨油、 晒粉条之类的营生 ，而
我却偏偏就喜欢在这样的当儿 ，到
清静的麦苗地里闲走。

我是想再次看见那行南飞的
大雁。

35 年前的那行大雁是飞越了
太行山南麓，飞越过蜿蜒的沁河飞
到我们村庄上空的。它们扇动从容
的翅膀，一声接着一声有节奏地鸣
叫。 那飞行的姿态优雅而矫健 ；叫
声，则是那种难以掩饰的欢愉 。 我
躺在松软柔绵的麦苗儿上 ，仰望长
空： 那行大雁正在悄然变换队形 ，
领飞的头雁大概是飞累了 ，身子一
侧 ，离开队伍 ，位居第二的那只便
奋力振翅顶了上去 ； 头雁回到队
尾 ，由领飞归位于压阵 ，继续用短
促的叫声招呼队友们切莫乱了阵
脚……

遥看着渐飞渐远的那行大雁 ，
直到它们变成一串蠕动的黑点 ，我
的思绪便被拉回到遥远的过去。那
天，一只大雁差些被猎人射杀在麦
田里。我是下午来到村西北这块麦
田地的。 远远的 ，正好看到那行大
雁在徐徐降落。这行大雁飞行得太
久了，饥饿和寒冷迫使它们落地进
食以恢复体力 。 同时 ，我亦看到邻
村的猎手二孬 ，躲在用树枝和枯草
伪装过的犁橇后 ， 半蹲着身子 ，一
手持猎枪 ，一手推犁橇 ，缓缓接近
正在专注觅食的雁群。

“二孬 ！ ”我用低沉的声音叫
道，试图加以劝阻 。 因为去年亦在
此时此地 ，我曾目睹他用同样的方
式射杀一只大雁。他拎着那只苍灰
色大雁长长的脖颈 ，殷红的?血顺
着它的脖颈滴落在麦田上……

二孬并没有理会我 ，推着犁橇
继续缓慢接近雁群。我知道我的阻
喝对他不可能起到作用 ， 于是 ，捡
起一块硕大的土坷垃 ，用劲儿掷向
雁群。 雁群惊惧而飞。 二孬的猎枪
还是响了，但这回他放了空枪。

二孬站起身 ，拎着猎枪 ，对我
怒目而视。我又从地上捡起一块更
大的土坷垃 ，昂首挺胸 ，对他怒目
而视……我向往外部世界的思绪 ，

就是从这一天开始 ，被大雁带到了
遥远的南方 ，但南飞的大雁所带给
我的，却远远不止这些。那时，我仅
知道那行南飞的大雁 ，不是飞到黄
河北岸边上汲水 ，便是飞到黄河南
岸的邙山顶上落脚觅食。 也正是从
这一年开始 ，每年秋末 ，那行大雁
总会鸣叫着，保持着整齐的 “人 ”字
形雁阵 ，如约而至 ，自村子西北天
际飞过 ，自我的头顶飞过 。 我的思
绪一次次被雁阵牵引到远不可及
的南方。

我如此执着于潜意识里的南
方 ， 矢志不移地坚守了整整七年 ，
终为上苍所感动和呼应。1983 年，
当我得知我可能有南下广州的机
会 ， 便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南下 ，循
着雁阵，循着大雁的鸣叫声。一晃，
35 年过去，但那行大雁的鸣叫声却
从未在我的耳畔消失过， 且越发的
清晰。 它们扇动翅膀奋力飞翔的身
影也一直浮现在我的眼前， 在洁白
的云朵上留下深深的印痕。 35 年时
光匆促， 地域所铸就的我身上的北
方人执拗怀旧心性， 亦未有些儿的
改变。 回一回故乡吧，躺在松柔且柔
绵的麦苗儿地上， 再去遥望那行大
雁的北来南往，当空长鸣，捡拾起心
中那永远不曾被忘却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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